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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昔日硝烟弥漫的战场
□孙玉民（赫哲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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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的神秘
□聂元松（土家族）/图文

童年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季节，是一个梦的故乡。在那个时
候，我非常喜欢看有关战斗的小说，看着看着，在按捺不住的
时候就跑出去。在皎洁的月光下，我的“队伍”集合了，因为我
是“司令”，身边就自然地有一个“警卫”。他比我大两岁，平时
总是紧紧跟在我的身旁，形影不离，言听计从。由于我们自产
的“武器”先进，又指挥有方，就常常打胜仗。那时就想，如果真
的在战争年代，我真可能就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将军。

慢慢地，岁月洗去了我的天真烂漫，使我深知战争的极端
残酷。一幕幕影像如浮云般在我脑际一遍遍闪现：一个个红军
战士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遭遇敌人的枪炮而牺牲，在爬雪
山过草地时冻饿而死，而他们相当一部分只是十多岁的孩子；
东北抗联的战士也多是没成年的孩子，为了打败日本鬼子，在
林海雪原中受冻挨饿，忍受着令人难以想象的痛苦，最后倒在
了敌人罪恶的枪口下……

后来，我成为一名作家，具体地说，是一名赫哲族的作家。
我申报了2013年中国作协“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项目的创作计
划：到黑龙江饶河县的乌苏里江畔深入生活，采访创作反映抗
日斗争题材的文学作品。

一首著名的《乌苏里船歌》不仅让更多人知道赫哲族，也
让他们知晓中国东北有条与俄罗斯一江之隔的乌苏里江。北
国小城饶河就坐落在这世界闻名的乌苏里江畔。在这乌苏里
江北岸，在广阔的平原之上绵延着起伏如浪的群山，这就是完
达山余脉南沿的那丹哈达岭。这里不仅是风景壮阔秀丽的风
水宝地，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是赫哲族人民与抗联组成的抗日
游击队打游击战的重要战略要地。其中，饶河县更是黑龙江省
的革命老区。1931年成立饶河中心县委，是东北抗联七军所在
地和发源地。革命先辈历经14年的抗日斗争，把宝贵的鲜血和
生命献给了这片热土。

2013年6月25日，我来到了饶河县。位于饶河县饶河镇小
南山主峰下的缓坡处矗立着一座饶河抗日游击队纪念碑。碑
身顶端是一位高大的抗联战士持枪行进的雕像。我被这座塑
像深深地吸引，战士洒脱的英姿、从容的行态，还有那严峻、深
邃的眼神都让人难忘。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全凝固在他那目
光的一瞬之间。转到碑体的背面，有记述先烈们奋斗史的碑
文。其中一段写到：“在各族人民的积极支持下，队伍迅速壮

大，由抗日联军四军四团，进而为二师，为七军，凡二千名健
儿，或阵前，或敌后，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斗，前仆后继，足迹遍
及那丹之岭，碧血荐于三江之野。”

随后，我到饶河县委宣传部报到，见到了县委党史办副主
任何玉林。我们俩一见如故，原来他还是我的同族，而且还是
以前没见过面的亲属。他热情地带我到好多抗联战斗过的地
方寻访知情人，把他们召集在一起座谈。他们一听说我要了解
赫哲族抗日故事，都非常热情主动地为我讲述他们所知道的。

那丹哈达岭中有座山叫大顶子山。大顶子山是当地有名

的“圣山”（原名伊克堆垒山，赫哲族语为“老牛顶子”之意），它
的地势非常险要，是当年抗联七军的根据地。在大顶子山发生
过多次战役，其中，以“天津班战役”最为著名。

1936年11月，奉吉东特委指示，抗联成立七军，陈荣久任
军长，下设三个师，一师长由陈荣久兼，二师长为李学福，三师
长为景乐亭，参谋长为崔石泉。七军成立后，与日伪军针锋相
对，迅疾袭击妄图进剿我抗日联军的日本侵略者，沉重打击了
敌人的嚣张气焰。但日伪、特务、汉奸依仗敌占区的势力，频繁
猖狂活动，不仅阻挠破坏抗日联军的抗日活动，而且给饶河百
姓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在饶河西林子处有一个日伪特务工作
班，全称是“饶河地方治安工作班”。他们刚从长春转过来不久
就迫不及待地迫害抗日地下组织，致使抗联多位领导人和优
秀地下党员被捕，很多家属也一并遇难。

这些经过日本特务机关专门训练的特务，还渗透到抗联
队伍中进行瓦解和策反活动，使一些思想不坚定的人变节投
敌。投敌者为敌人搜寻抗联行踪，给抗日队伍造成极大的危

害。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抗联七军决定拔掉这颗“钉子”。
1937年 3月 6日，准备由军长陈荣久主持召开一个特别会议，
即召集各山林队首领在天津班处召开抗日会议，组成统一抗
日战线，并具体部署联合攻打特务工作班的作战计划。不想，
派往去山林队通知开会的人是打进我内部的一名潜伏特务，
他在半路就向敌人告了密。

在此之前的3月4日，参谋长崔石泉亲率100多名抗联战
士与红枪会一起奇袭日伪西林子警察队和特务工作班，但此
次行动事先已被敌人获知。敌人有了准备，防守严密，火力很

猛，致使攻打受阻。激战了一天多后，进攻仍没有进展，如果强
攻必然损失很大。崔石泉当机立断，把部队撤出与天津班的陈
军长会合。此时，陈荣久正与各抗日山林队首领开会。

对于此突发情况，军领导准确判断敌人很可能疯狂追来，
于是迅速做好了伏击敌人的战斗准备。抗日联军和各山林队
一起迅速赶往天津班沟口屏岭山东端沿路附近的几个小山头
埋伏，设伏四道伏击圏。这里是西林子通往暴马子顶的必经之
路，而且有伏击敌人的有利地形。果然，日本参事官大穗久雄
得到特务传来的情报后，立即聚集270多名日伪军奔向饶河然
后又通过西林子疯狂向天津班扑来。

3月 6日，侦察战士来报，鬼子即将接近埋伏圈。不一会，
10余张马爬犁疾驶而来，很快通过了第一道埋伏圈，埋伏了一
天一夜的抗联战士和山林抗日勇士们终于等到了战斗时刻。
当第一个马爬犁来到第三个埋伏圏时，只听陈荣久一声令下，
道路两旁山包上的150多名抗日勇士的步枪、机枪、手枪一齐
开火，同时一颗颗手榴弹带着仇恨的怒火向敌人飞去。

突如其来的枪声、爆炸声惊炸了套马，顿时，没死的惊马
狂奔撞到树上，马倒爬犁翻，有的鬼子被掀翻在雪地上，鬼哭
狼嚎，一片混乱。有没被打死的鬼子和伪军举枪顽抗。赶马爬
犁的老板子此时已吓傻了，成了鬼子的盾牌，当他们听到抗日
联军高喊“老板子快趴下”的声音后才缓过神来赶紧趴下。

接着，抗日勇士们又是一波齐射，敌人又倒下一大片。在
开始的混乱中，当狡猾的大穗久雄被马爬犁掀翻后，他顺势躲
在一棵大树后号叫着指挥伪军还击，鬼子向山上冲，机枪也凶
猛地向山上扫射。当鬼子冲到离我军20多米时，被我军一起猛
烈射击，手榴弹也在敌群中开花，眨眼间日伪军血肉橫飞、魂
飞魄散，剩下没死的连滚带爬逃回山下。此时的大穗久雄更疯
狂地挥舞着指挥刀驱赶着日伪军向山上冲。此时此刻，他那握
刀的手被我军神枪手击中，亡命的大穗久雄用绷带缠上右手，
用左手握刀随日伪军号叫着又往山上冲，当他冲到离抗联队
伍 10多米时，一连连长王振华向其连射 5枪使其毙命。但是，
王振华跃起扫射时完全暴露了身体，不幸中弹牺牲。

这时，冲上来的鬼子又被我军打下山去，阵地前的雪地
上，敌人死伤一片。正当抗日联军要乘胜追击、一举将残敌歼
灭时，背后响起了一片枪声。原来，敌军有100多人正从背后悄
悄包抄上来，而正面山下的日伪军一看增援来了，就又折回来
反扑，致使抗联队伍腹背受敌。军长陈荣久指挥战士两面迎击
的同时，还指挥神枪手多次打掉对我军最具威胁的机枪。当他
奋不顾身率领战士们去抢夺敌人的机枪时，不幸被一颗子弹
击中头部，当场壮烈牺牲，年仅34岁。军长的牺牲更加激怒了
战士们，他们把子弹像一阵飓风一样横扫向敌人，但敌众我
寡，抗联的战士们背起负伤的队友趁着黑夜突围，战士们边打
边向密林深处撤去最后摆脱了追敌，回到了密营。此次战斗共
打死大穗久雄等数十名日伪军，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抗日
联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共有7名勇士牺牲，他们把一腔青
春的热血洒在了他们所热爱的土地上。

在我深入采访的这段日子里，大顶子山上开满了灿烂如
火、鲜艳圣洁的杜鹃花。徜徉在这如海的花丛中，抗日勇士勇
猛的战斗身影时时幻化闪现在我的眼前，使我思绪万千。如今
我们的生活像这花朵一样美好，但我知道，这是由抗日勇士的
鲜血浇灌出来的。

我是湘西的丫头，年幼时便喜欢跟在外婆身后，赶着看跳花灯、耍狮子、
舞龙灯、唱土地等一切表现着人间悲喜的表演。五颜六色的脂粉、形象怪诞
的面具下隐藏着太多神秘，小小的丫头在被深深吸引的同时，感到一丝莫名
的心惧。后来明白，当年的感受是对先人文化密码的一种敬畏。

这敬畏一直流淌在我的血液里，如潮汐时时冲击着我的心灵。我当然
明白，湘西之厚重神秘，我终其一生都读不透，而我却无法抑制血脉的涌动，
于是写下了一些感性的文字，权作个人追逐湘西文化的心路历程之记录和
对生我养我的这一方水土的报恩。在行走湘西民间的过程中，我拍下了一
些物象和人事，他们生动而鲜活，堪称隐没在湘西山野的历史遗存和民间表
情。愿这些照片，能让湘西大山之外的人们更直观地了解关于湘西的文化
叙事。

我镜头下的人和事、风景与民俗，无不诠释着湘西的历史文化。它们如
散落在乡野的文明碎片，让我有幸拾得、珍藏。在漫长的岁月里，我可以不
时地翻出来欣赏，时光一天天老去，而它们渐渐成为了我不老的故人，弥久
愈新，越陈越香……

是湘西这片古老神奇的土地养育了我、造就了我。对于生于斯长于斯
的我而言，湘西不仅赋予我生命，更缔造了我的诗心。我的血管里流淌着祖
先的血液，我的心房中搏动着湘西的脉搏，没有她就没有我。令我惶恐的
是，以我的才智和能力，远不能悟透湘西、曲尽湘西，只能以自己微弱的力量
做一点努力，以此慰藉一个赤子的情怀。


